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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外众多
著名作家、评论家、学者给予了张炜持续、
深切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著名作家王蒙评价：“张炜是中国当
代最富创造力和用心灵写作的作家之
一。他是纯文学园地上执着的坚守者；是
一位充满深情和深挚的忧患感的书写者；
他始终以理想主义的诗情而高歌低咏。
他的作品总是有着一股导人向善的力量
和一贯的道德激情，直指灵魂和生命。”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评价：
“在三十余年文学创作的历程中，张炜对

文学始终葆有一颗赤诚之心、虔敬之心，
孜孜不倦地大量读书，潜心有难度的写
作，有时不惜将自己逼入困境。”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评价：张炜
“是我们这个时代作家里面，一个勤奋的
劳动者，深刻的思想者，执着的创新者”。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清纯——像一潭清
水一样，像天籁的《声音》那样一种清纯干
净的写作，慢慢地发展到像《古船》那样的
厚重、像《九月寓言》那样的华丽、像《刺猬
歌》那样的尖锐、像“高原系列”那样的宽
阔，张炜的创作脉络是非常清晰的，他在

思想上的不断蜕化很值得赞许。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

高等教育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
评论：“张炜是思想底蕴上最为深厚和深
邃的小说家之一，自鲁迅以后，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史中像张炜这么注重作品的思
想性和哲学内涵的作家，已经不多了。”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著名汉学家
马悦然评价：“在小说《古船》1986年问世
后，张炜即巩固了其作为中国伟大作家之
一的地位。张炜的小说《九月寓言》被认为
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记者：您的作品，除了诗歌，包括散
文、小说的语言也都有一种诗性，这是您的
文学审美追求吗？您不但进行诗歌创作，
还陆续出版了很多诗学研究专著，这些作
品往往打破读者的传统认知。您研究诗人
与诗，而您本身也是一位写作者，这种研究
打通古今，代入了很多您个人的体悟。这

种诗学研究跟您 50年的创作之间是一种
什么关系？

张炜：诗总是居于文学与艺术的核
心。无论是什么文学体裁，一旦缺失了诗
性，肯定是末流的。文学的表达形式各种
各样，但核心同一，那就是诗。所以，写作
者直接写诗是最正常不过的，专注于诗和

诗人的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
诗的写作，处于我全部文学工作的

中心，更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我采用
的表现方式可能是小说，也可能是散文、
戏剧或其他，这不过是一种路径而已。
它们通向的高处、它们抵达的顶端，一定
是诗。

记者：短视频、直播等改变着人们的娱乐
休闲方式，今后又有人工智能ChatGPT 等软
件对写作行业带来挑战，您如何看待这类变
化对读者、作家和文学自身的影响？您如何
评价已发展20多年、成绩斐然的网络文学？

张炜：网络只是文学的一个发表园地，
而不是一个品种。有人认为会有特殊的

“网络文学”，甚至给出特殊的评价标准，并
给予专门的研究，这其实是不成立的。文
学只能有文学的标准。在网络上流动的大

量文字堆积的所谓“文学”，大多与文学没
有什么关系。文学写作是极为复杂和高级
的精神运思，是难以言说的感悟性和逻辑
力之间统谐交互而得以呈现的一个微妙过
程。这是数字运算永远不可能完成的。

记者：现在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
会，数字阅读已成为一种潮流。而数字阅读
的一大特点是碎片化，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炜：查阅资料多要借助电子工具，
看新闻也可以。读文学、学术著作，还是
需要纸质书。

摆脱碎片化的电子阅读，这是写作人
的一种基本功，此功一废，其他全废。阅
读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记者：从海滨丛林的少年走到今天，我
用“苍茫辽阔”来形容您50年来取得的文学
实绩，还有未来的不可预知性。漫长的50年
创作路，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遇到过的最
大挫折是什么？日常您的写作时间是怎么
支配的，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张炜：我50年的写作经历，前20年是

业余的，后30年是专业与业余参半的。纯
粹的“专业写作”几乎没有。总是忙于日常
事务，能连续多日坐下来读和写太不容易
了。可文学创作，又必须安静下来，专心致
志。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从一种状态
调整到另一种状态，需要强大的意志力。

我的文学生涯忍受的最大挫折，就是

这种意志力难以经受考验的时刻。我一
年中用来写作的时间不多，集中使用的时
段不会超过三两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写
得会越来越少，读书量也在减少。我注意
到所罗门王的一句名言——著书多，没有
穷尽；读书多，使人疲倦。这里的“多”有
泛滥之意。精而少，这是关键。

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9月
19日在天津举行，39部作品分获7类奖
项。其中，著名作家张炜的《爱的川流不
息》等10部作品获中篇小说奖。

在发言时，张炜说：“我一直在写
爱。如果写恨，最终也是为了更深地表
达爱。爱无所不在：人与山川大地，人
与草木，人与人，人与动物。没有爱，生
命就不值得留恋。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一场爱的跋涉——循环往复，川流
不息。”

百花文学奖前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年创立的《小说月报》百花奖，每两
年举办一次，至今已推出了一大批深受
读者喜爱的经典作品，如《绿化树》（张贤
亮）、《北方的河》（张承志）、《孩子王》（阿
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
《妻妾成群》（苏童）、《北京人在纽约》（曹
桂林）、《一地鸡毛》（刘震云）等。这一文
学奖以遴选当代文学佳作为使命，以读
者投票评选为特色，凭借自身的权威性
和公正性得到一致认可。

据新华社

《爱的川流不息》获得
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赵志
杰）近期，在张炜先生文学创作50周年
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特推出“张炜古诗
学六书”，包括《读<诗经>》《<楚辞>笔
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
《唐代五诗人》《苏东坡七讲》（即《斑斓
志》），这也是六本书首次结集出版。人
民文学出版社还邀请名家，策划推出了
以“满目青绿，生命交响——张炜的古诗
学盛宴”为主题的对谈会。

张炜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
对中国古典诗学高峰成就的深入概览，
并把自己数十年深研的结晶向当代的读
者完全敞开——

在《读<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满
目青绿，听到生命的交响；

在《<楚辞>笔记》中，我们可以感受
屈原身处的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与精神
格局，捕捉到屈原的心灵密码；

在《陶渊明的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
陶渊明在弱肉强食的魏晋时期做出的判
断与坚守，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孤高标本；

……
张炜的古诗学解读诗意沛然，以生

命品读生命，在一位位顶级诗人身上开
掘出丰盈，堪称当代读者走进古典诗学
宝库、领略汉语之美的必读书。

张炜古诗学六书
首次结集出版

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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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大家

金秋时节，大地原野一片瓜果累累谷
满仓的丰收景象。在这样的季节采访著名
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炜先生，脑海中自
然而然地跳出一串儿他笔下的秋天意象，
来自小说《一潭清水》《秋天的思索》《秋天
的愤怒》……

这些张炜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作家给
予了我一位大地歌者的形象。后来读他的
《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长篇小
说，以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关于人文精

神大讨论的文章，作家那种坚守诗意大地，
拷问社会、历史、人性的深沉与忧愤，又给
予了我罗丹雕塑《思想者》的形象。

然而，用一种形象来认知张炜，必然是
失之偏颇的。面前的张炜，目光纯净深邃、
语调温润谦和，有一种如水般让人安静的
力量。先生如水，是至柔的，也是至刚的。
他创作50年、发表作品2000万字，在才华
与抱负之外，若无过人的自信力与强大的
意志力，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张炜和他的作品是当代文学中的“庞
然大物”，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的健
康力量、积极力量。这是在2019年“张炜
与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
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众多高校和科研
院所数十位专家和学者的共识。

近日，赴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主
办的“满目青绿，生命交响——张炜古诗学
盛宴”主题对谈会归来，张炜先生应约接受
了记者的专访。

YMG全媒体记者 赵志杰

记者：最近十多年来，差不多是在您55
岁之后，除了三部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独
药师》《河湾》外，您有较大精力用在儿童文学
创作上。您陆续推出了《半岛哈里哈气》《少
年与海》《寻找鱼王》《兔子作家》《橘颂》《我的
原野盛宴》等作品，其真实自然之美、艺术成
就远超一般童书。

读这些带有大自然地域风情的作品，感

觉您创作时可能也是充满了愉悦的，这些作
品是不是您到了一定年龄时的产物、有不得
不写的创作冲动？您是如何看待儿童文学和
自己的童书创作的？

张炜：我自20世纪70年代初就在写
所谓的“儿童文学”，这对我不是新事物和
新工作。有时写得多一些，有时写得少一
些。人上了年纪，会更爱孩子，于是写给他

们的文字就多起来。
我不太重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所

谓“界限”，如果有，也不像有的人想象得那
么大。只要是文学，其根本标准都是一样
的，那就是语言艺术所要秉持的水准。写
给少年的书可能有更大的难度，而不是相
反。有人认为“儿童文学”就是“幼稚”与

“浮浅”的同义语，这是误解。

记者：22部长篇小说奠定了您在中国现
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少年时代读您的《古
船》，震撼于小说沉郁的思想性、批判性，对逝
去时代残酷一面的秉笔直书。《九月寓言》的
浪漫主义、魔幻色彩，很容易让读者氤氲其
中，反思到人与自然的现实命题。获得茅盾
文学奖的大河小说《你在高原》作为一部现实
主义长篇史诗性小说，沉重、厚实与博大，读
来有一种让心灵告别喧嚣、归于宁静的力量。

您能回忆一下这三部代表性作品分别
是在什么环境下创作的吗？创作中最大的
困境是什么、又是什么力量帮助您完成了对
这些杰出作品的挑战？

张炜：这三部作品的写作，在我心中的
记忆是深刻的，因为它们产生的过程很难
忘怀。那是一种深深的沉浸，心灵的孤独
或喧哗，享受或痛苦。它们的影响，仅就阅
读层面，在自己的诸多作品中也是突出的。

《古船》的力量在于青春，《九月寓言》
是更成熟的生命表达；在告别青春的交接
点上，则产生了《你在高原》。从青春期走
出，走向了苍茫的前路、辽远和无测，会有
无数的想象和倾诉，所以这十卷书很长。

这三部书的相同之处，就是写作时的全力
以赴。写作者也唯有这样。我觉得文学可能是
自己所遇到的最困难的工作，而没有之一。

记者：如果用一棵大树来形容您的文
学成就，您是否记得是何时播下了那颗文学
的种子？您曾说过最初希望成为一名诗人，
但给您带来巨大声望的却是小说，20多岁便
两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不到30岁就发
表了轰动文坛的《古船》，后来不断有新作获
得各种文学奖项，包括茅盾文学奖。您如何
看待不断获得的这些文学奖项和他人的认
可鼓励？

张炜：从事任何事业，来自他人的鼓励
和帮助都是重要的，应该感谢并谨记在

心。我初中时期有一个爱好文学的校长，
那时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他竟然在校内办
了一份油印文学刊物，这在当年多么不可
思议。我开始写诗，并从那时初晓“文学”
与“发表”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最早的启迪
和诱惑，对我至关重要。

作品的“发表”和“得奖”，其意义在于
自己的精神活动得到了外部的呼应和支
持。但无论是多大的声音和援助，其作品
本身的品质和价值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得到鼓励和赞赏的缘由会有很多，可是杰

出作品成立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
它优异的质地。由此看，再多的肯定和奖
赏，都不会让一个好作家变得骄傲和轻
浮，当然也不会让一个平庸的作家变得非
凡起来。

所以，写作者一方面要感谢他人的认
可与赞许，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要
永远保持一份这种工作所必需的诚恳和勤
奋。要始终相信艰辛的劳动和自我苛刻、
不懈的追求、对真理的热爱，这才是最不能
缺失的条件，是向上与向前的基础。

记者：满目青绿，蓬勃的生命活力，在一
个人的故乡和童年往往记忆最为深刻，故乡
和童年也是很多作家创作的母题和源泉。在
您早期的诸多中短篇小说，后期的儿童文学
如《半岛哈里哈气》《寻找鱼王》《我的原野盛
宴》，甚至《九月寓言》这样的经典长篇小说，
都有极明显的故乡和童年的印记。

对您而言，故乡——龙口、栖霞乃至烟
台、胶东的风土人情，童年的成长经历，对整
体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张炜：在我眼中，就一个人的成长而
言，没有什么元素比故乡更重要的了。写
作者的一支笔总是围绕着故土。有时书写
的内容似乎远离了，但精神内核、文字中弥

漫的气息，总是服从于生命的轨迹。出生
地的这片水土化为了人的血脉，循环流淌，
每个人几乎没有什么例外。

烟台的自然环境是至美的，我们对这
里的保护和爱惜，无论付出多少都是应该
的。大地山水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生活品
质，更包括他们的精神风貌。

记者：张炜先生，在您文学创作50周年
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推出了“张炜古诗
学六书”。您刚刚赴京参加的“满目青绿，生
命交响——张炜古诗学盛宴”主题对谈会也
与之有关。您为何要投入巨大精力进行古诗学
的研究？

张炜：这六本所谓的古诗学的书，跟我
写诗的关系很大。我要寻找现代自由诗跟
中国古诗之间的关系。要接上这个传统，
需要我去了解。但是这个了解的过程可以

说是越走越远，最后用20多年的时间，完
成了六本书。

这六本书中涉及的诗人和诗，都是中
国传统的大经，不是一般的经典，关于它们
的文字汗牛充栋。所以，这个题目很容易
重复别人的看法、观点、故事，哪怕添那么
一点新的东西，都非常困难。

我很看重“个人性”：必须要有个人的
见解、偏僻的见解，要建立一个非常便捷、
通俗的路径。研究古诗词，有两点要引起

警惕：一是教科书对李白、杜甫、陶渊明、白
居易等的窄化、片面解读。二是网络时代
将古诗人传奇化、娱乐化、符号化，怎么有
趣怎么讲，怎么通俗怎么讲，是一种令人近
乎厌烦的现象，歪曲了古人的本意。

我的目标是要保证全书是诗性的表
达，一定要努力表达自己品咂出来的个人
见解。在这个基础上，又要人人可读，不给
人很高的门槛感，完成通俗性与诗学品格
的结合。

从故土原野 走向苍茫辽阔

本期人物
张炜，原籍山东栖霞，

1956年生于山东黄县（今
山东龙口），1978年毕业于
烟台师专（今鲁东大学）中
文系。当代著名作家，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
奖获得者。

1973 年开始文学创
作，著有长篇小说《古船》
《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
书》《你在高原》《独药师》
《艾约堡秘史》《河湾》等22
部，中短篇小说150余篇，
散文及诗学著作30余部。

作品先后获得全国优
秀短篇小说奖（1982 年
度、1984 年度，鲁迅文学
奖前身）、“八五”期间优
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
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
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
文学奖、《亚洲周刊》全球
十大华文小说之首、全国
优秀儿童文学奖、“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最具影响力的
长篇小说”等众多奖项。

张炜是中国最具创造
力和影响力的当代作家之
一，作品先后被译成英、
法、德、日、意、西、俄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十余
个语种。在众多高校的文
学史教科书中，张炜及其
作品都占居重要章节。

近 年 来 的 作 品 有 ：
2020年出版《我的原野盛
宴》《思想的锋刃》《斑斓
志》《张炜文集》（50 卷）
等；2021 年出版《不践约
书》《文学：八个关键词》
等；2022年出版《铁与绸》
《唐代五诗人》《河湾》《橘
颂》等。

研究古诗词怎么有趣怎么讲，怎么通俗怎么讲，是值得警惕的现象

在我眼中，就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没有什么元素比故乡更重要的了

外部的呼应和支持很重要，但杰出作品成立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优异的质地

《古船》的力量在于青春，《九月寓言》是更成熟的生命表达；在告别青春的交接点上，则产生了《你在高原》

——专访著名作家、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炜先生

我不太重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所谓“界限”，如果有，也不像想象得那么大

诗的写作，处于我全部文学工作的中心，更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

我的文学生涯忍受的最大挫折，就是从忙于日常事务转到文学创作，意志力难以经受考验的时刻

摆脱碎片化的电子阅读是写作人的一种基本功，此功一废，其他全废

作家张炜

《古船》手稿

在网络上流动的大量文字堆积的所谓“文学”，大多与文学没有什么关系

国内外众多著名作家、评论家、学者给予张炜深切关注和高度评价


